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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海岸峭壁，望著巨浪咆哮地衝擊岸岩，浪碎波滅，岸岩依舊，一切都未

曾改變；共產主義垮了，社會主義失去了群眾，福利國家也接連陷入窘境，百年

來飽受其批判的資本主義依然屹立。人類的未來，是否仍將如此持續下去？新興

的種族認同主義、社區營造主義、基本教義主義、女性主義等一波波的洶濤駭浪，

是否仍將循著相同的浪碎波滅的命定軌跡？即使我們肯定「每一塊岩石都將被海

浪沖為點點細沙」，或相信海浪終將是最後的勝利者，人類社會制度的演進速度

至多也只如冰河推進、蝸牛爬步？甚者，是否人類的歷史至今已經證明了：社會

中的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問題將伴隨著資本主義到地老天荒？ 

回顧思想界近十年來努力的探索，悲觀的多而樂觀的少；而其中的最無奈者，

選擇了將自己埋首於文化重建或道德重整等細微和一些純屬概念的領域，企圖尋

找在我看來效果不會太大的最後處方。當人類社會被視為一個能思考、能判斷的

生命共同體，或當社會制度被要求去符合某種正義原則之後，真正引導經濟社會

演進的因果關係也就無意地被疏忽，或被刻意扭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

並不是如卡爾．博蘭尼所說的是既得利益階級的集體創造成果，否則，由另一個

不同階級所集體創造出來的東歐社會主義社會就不應該有瓦解的理由。東歐社會

主義社會的瓦解，不能歸咎於「追逐個人福利」這個人性核心以外的其他枝節問

題，也不能將失敗原因推給被稱為是「變種」的其他社會主義，因為這類的解釋

與態度將逐漸迫使人類喪失對知識的尊重和信任。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裡並沒有什麼所謂的「資本主義」，有的只是努力於圖

一己溫飽、追逐一家未來福利的許許多多的個人罷了。他們負責地承擔自己的生

活，到處尋找可以交易、生產、相互合作的機會。即使存在一些預設的政治障礙，

台商仍會為了較低的工資而甘冒危險到大陸投資，菲律賓勞工也會為了較高的工



資而含淚暫別自己的子女來到台灣照顧他人的子女。當然，這其中也有人販賣黑

槍、走私中藥、進行地下金融交易。在人類的歷史上，既得利益階級為了保障其

既得利益，的確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方式禁止他人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

的機會。 

然而，隨著知識和科技的成長與擴散，他們有效地繼續控制與壟斷這些機會

的成本日益提升，人們公開反叛和爭回自主權力的成本則日益降低，這些機會逐

漸地重回一般百姓的懷抱。亞當．史密斯稱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的行動

乃是人的本質，米塞斯更乾脆地用「人的行動」去定義人。經濟學家相信：只要

知識和科技持續地成長與擴散，個人將會不斷地尋找到或創造出能以更低成本來

進行交易、生產與相互合作的新的行動機會。隨著這些機會的改變，個人在歷史

中不斷調整其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從這些新的機會和其衍生的利得，人類並在

歷史上累積出來今日所總稱為文明或社會制度的財富、文化、道德、倫理等。 

文明是一個總稱的概念，但累積文明所需的利得創造則屬於個人的行動。由

於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的調整發生於個人，因此，我們難於一時之間察覺這類的

改變；但遽然回首，整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變動軌跡卻十分明顯。換言之，只有

經由人的本質或人的行動的探討，我們才能看得清楚社會制度的演變、爭奪交易

等機會之雙方相對成本的變化、以及知識和科技的改變對此相對成本的影響。今

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是人類無盡發展可能的一段過程，當今人們進行交易、

生產和相互合作的成本還有無限下降的可能，不同人群之間的相對成本也會隨著

知識與科技的改變而不斷變化。資本主義社會的長遠未來非我們所能預測，但是，

其短期的未來則可以從當前的成本結構中得知一二。 

在《資本主義的未來》這本新書中，美國哈佛大學的梭羅（Lester C.Thurow）

教授便盡職且自豪地堅守經濟學家的思惟，由分析當前社會經濟的主要成本結構，

去推測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表象。在他看來，百年來持續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各

種主義，就如同一波一波拍擊沿岸洶濤駭浪，雖然對岸岩的衝擊效果有時小、有



時大，但都只是相對成本與成本結構的改變所引發的浪潮，都只是變化的表現，

而非本體。因此，要思考資本主義的未來，就得從造成浪花的原因去分析，而不

是從浪花的大小與方位去瞭解。他的分析以地質學上的板塊構造和生物學的切斷

性均衡為基架，以比擬為地球經濟的表面的收入與財富分配的未來變化為預測對

象。 

書中，梭羅教授除了提出代表知識和科技的人工智能產業之興起外，另提出

了構造地球經濟的其他四板塊：共產主義（的終結）、世界人口（的成長與老化）、

各國經濟往來（的全球化走向）、世界主導力量（多極化的來臨）。這五板塊的

任一移動都會激起浪花；而當它們彼此撞擊時，所引發的鉅變就不僅是洶濤駭浪，

而是類似造山運動的「切斷性鉅變」，其結果將改變整個地表的外觀。人類的歷

史上曾數度發生切斷性鉅變，但其規模都僅及於其中板塊的輕微撞擊，其對經濟

地表的改變遠不如當前五板塊的同步撞擊來的激烈。 

撞擊之後，經濟地表將呈現新的外觀，梭羅教授稱之鉅變後均衡。他預測這

新均衡的外貌的特色包括：烏克蘭糧倉取代美西而中亞石油取代阿拉伯油田、前

蘇聯的科技人員與中國大陸的中低級勞工成為西方勞動市場的最大威脅、美國失

去主宰世界經濟及世界經濟組織的力量、區域間的經濟結合將成為不同區域間經

濟往來的新障礙、知識與科技取代傳統的自然資源或勞力或資本成為比較利益的

考量、量產能力取代研究與發展成為工業能力的基礎、出口導向成為所有國家的

經濟政策、老人人口成為民主制度下的技術性多數並從而掌握政策方向、各國間

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將為全球性不同技術階層間的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所取代、經

濟競爭下的弱者將遁入不同形態的原教義主義並與種族主義結合、財團接掌原屬

於政府職責的各種公共建設、從自我雇用而逐步發展成新產業的企業家成為新時

代的英雄。毫無疑問地，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接受，梭羅這些預測是基於理論模型

和嚴謹邏輯的結果，其價值遠非從那些道德倫理、正義原則、一廂情願等思考角

度所獲得的結論（或期待）所能相提並論。 



提到梭羅教授的預測，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七年多以前他拜訪台灣時所曾

做的預言：「九十年代的亞洲會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這個狀況發生在九十年

代末期。…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這幾個國家…遲早他們會碰到障礙。」經濟

學家的本領是基本趨勢的預測，不是時間與數量的預測。鑑之於當前亞洲所發生

的金融危機，其事件本質雖未完全如他的推理，但也不是毫無關連。雖然在許多

方面，我不同意他的理論與觀點，但就此事件而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遠見。 

當然，要在本書找出一些缺點也非不可能。譬如，對於梭羅教授從波浪的隱

喻和板塊移動與碰撞的模型去預測切斷性鉅變之後的新均衡，我便質疑：難道在

趨向均衡之前不會出現持續性的板塊移動與碰撞？若是，當碰撞產生的離散力量

大過朝向均衡之吸力時，我們觀察到的經濟外表將會是遠離均衡而不是趨向均衡

下的狀態。再者，如果移動這些板塊的力量不是來自太陽黑子，而是來自個人行

動產生的擴大效果，那麼，我們甚至連均衡和趨向均衡的想法都必須放棄。事實

上，梭羅教授似乎也看到這一點，因此，他在描述未來英雄，也就是企業家時，

便說到：「這些人願意過常規生活以外的困難生活，在面臨與過去交織的社會環

境中去克服排斥試驗新事物的人類心理因素。」面對企業家的角色日益被學術理

論肯定後，不僅是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就連傾向美國制度學派的梭羅教授都

顯得有些不自然。 

（本文為《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之序言，李華夏譯，土緒公司出版）。 

 

 


